
這
兩
日
，
我
的
朋
友
圈
被
一
隻
叫
做
蘇
格
拉
底
的
貓

霸
佔
了
。
已
是
二
十
一
歲
高
齡
的
牠
，
因
多
種
器
官
衰

竭
壽
終
正
寢
，
認
識
牠
的
朋
友
們
，
憶
及
往
昔
個
個
不

勝
唏
噓
。

在
遇
到
蘇
格
拉
底
之
前
，
對
於
貓
，
我
有
一
種
戒
備

之
心
。
因
為
看
過
的
許
多
書
裡
面
，
貓
的
角
色
大
多
都
是
女

人
的
幫
兇
。
譬
如
︽
舊
唐
書
︾
就
記
載
，
曾
寵
冠
六
宮
的
蕭

淑
妃
，
爭
寵
失
敗
折
在
了
則
天
女
皇
手
裡
，
被
生
生
砍
去
手

足
做
成
人
彘
，
浸
泡
在
酒
甕
，
並
稱
其
為
骨
醉
。
蕭
淑
妃
臨

終
發
下
毒
誓
，
願
來
世
托
生
為
貓
，
日
日
撕
咬
托
生
為
老
鼠

的
武
則
天
。
蕭
淑
妃
的
遺
願
，
讓
女
皇
備
受
驚
恐
。
獨
攬
大

權
之
後
，
她
即
刻
下
令
，
巍
峨
的
大
明
宮
，
再
不
許
養
貓
。

聲
名
狼
藉
的
潘
金
蓮
，
養
了
一
隻
周
身
雪
白
的
貓
，
名
喚

雪
獅
子
。
潘
金
蓮
天
天
用
一
塊
紅
綢
包
裹
着
一
團
鮮
肉
，
讓

雪
獅
子
去
撲
。
與
她
同
為
侍
妾
的
李
瓶
兒
，
為
西
門
大
官
人

誕
下
了
兒
子
官
哥
。
母
憑
子
貴
的
李
瓶
兒
，
每
日
都
用
一
身

上
好
的
紅
錦
緞
，
把
襁
褓
裡
的
官
哥
打
扮
得
富
貴
喜
慶
。
雪

獅
子
不
負
期
望
，
成
功
把
官
哥
驚
嚇
成
疾
，
最
終
不
治
夭

亡
。
連
帶
着
李
瓶
兒
也
身
心
俱
傷
，
急
赴
黃
泉
。

內
地
最
紅
的
電
視
劇
︽
甄
嬛
傳
︾
裡
，
皇
后
豢
養
的
御
貓

松
子
，
撲
向
了
富
察
貴
人
正
懷
着
身
孕
的
肚
子
。
富
察
貴
人

受
到
驚
嚇
，
跌
了
一
跤
，
孩
子
便
如
皇
后
所
預
料
的
那
樣
胎

死
腹
中
。
寧
貴
人
精
心
調
教
的
大
貓
團
絨
，
深
夜
裡
發
春
浪

叫
，
引
來
眾
多
野
貓
攻
擊
熹
貴
妃
的
轎
輦
，
害
得
她
也
跌
了

一
跤
，
腹
中
一
對
龍
鳳
胎
繼
而
早
產
。

即
便
是
三
千
寵
愛
集
於
一
身
的
楊
貴
妃
，
也
曾
借
貓
爭
寵
。
有
一

日
，
唐
玄
宗
與
人
下
棋
，
自
詡
棋
藝
不
俗
的
玄
宗
棋
逢
高
手
，
眼
看
落

了
下
風
，
敗
局
難
挽
。
一
旁
觀
弈
的
楊
貴
妃
急
中
生
智
，
假
意
風
吹
仙

袂
站
立
不
穩
，
把
懷
中
正
抱
着
的
貓
跌
落
在
棋
局
之
上
。
本
已
陷
入
絕

境
的
玄
宗
開
懷
一
笑
，
頓
時
藉
此
擺
脫
窘
境
，
將
敗
之
殘
局
也
就
此
不

了
了
之
。

去
很
多
朋
友
家
裡
做
過
客
，
常
看
到
圈
養
的
貓
貓
狗
狗
，
應
邀
做
一

些
取
悅
主
人
的
小
把
戲
，
或
是
叼
東
西
，
或
是
作
揖
，
或
是
搖
尾
乞

憐
，
博
人
一
笑
，
每
每
遇
此
我
總
備
感
尷
尬
。
並
非
矯
情
，
只
是
生
平

實
在
不
喜
強
扭
之
事
。
我
以
為
，
人
生
多
苦
，
幸
得
純
良
的
動
物
相

伴
，
理
應
如
親
如
友
。

直
到
我
在
貓
姐
家
，
遇
到
了
這
隻
名
叫
蘇
格
拉
底
的
貓
。

我
認
識
蘇
格
拉
底
多
年
，
跟
大
家
一
起
暱
稱
牠
老
蘇
。
老
蘇
一
向
靜

謐
從
容
，
我
行
我
素
。
即
便
是
在
與
牠
朝
夕
相
對
了
十
一
年
的
貓
姐
面

前
，
也
鮮
有
嬌
憨
膩
歪
的
時
候
。
貓
姐
在
廚
房
叮
叮
噹
噹
地
收
拾
晚

飯
，
貓
姐
在
電
腦
前
鍵
字
如
飛
，
貓
姐
在
客
廳
裡
施
展
歌
喉
，
波
瀾
不

驚
的
老
蘇
總
是
靜
靜
地
坐
着
，
不
黏
人
，
不
走
動
，
也
不
出
聲
，
就
這

樣
陪
着
她
。
像
長
姐
，
或
者
更
像
一
位
從
不
開
口
亂
出
主
意
的
閨
蜜
。

這
些
年
，
貓
姐
為
工
作
的
事
情
，
四
處
輾
轉
顛
沛
，
只
要
老
蘇
在
，
家

的
感
覺
，
就
稠
密
得
四
下
裡
瀰
漫
。
年
事
已
高
的
老
蘇
，
靜
靜
地
呆
在

屋
子
的
某
個
角
落
裡
，
就
是
一
粒
定
心
丸
。

歲
月
和
閱
歷
融
浸
，
讓
年
長
的
人
身
上
都
散
發
出
一
種
不
怒
而
威
的

氣
場
，
老
蘇
亦
是
如
此
。
老
蘇
和
貓
姐
，
從
來
都
不
是
從
屬
關
係
，
即

使
牠
已
經
年
老
到
無
法
獨
自
爬
上
床
，
仍
舊
維
持
着
貓
的
尊
嚴
和
家
庭

的
參
與
感
。
閒
暇
時
，
我
們
一
幫
朋
友
常
聚
在
貓
姐
家
，
烹
茶
飲
酒
，

且
說
且
樂
。
鬧
得
歡
騰
了
，
總
有
人
不
經
意
冒
出
一
句
：﹁
怎
麼
不
見

老
蘇
呢
？﹂
老
蘇
才
懶
得
理
我
們
，
牠
可
能
正
獨
自
在
樓
上
瞇
着
眼

睛
，
享
受
紗
窗
透
進
來
的
午
後
慵
懶
。
當
我
們
都
安
靜
下
來
，
翻
書
的

翻
書
，
插
花
的
插
花
，
歎
茶
的
歎
茶
，
老
蘇
才
會
不
經
意
地
下
樓
來
，

目
光
流
轉
，
把
我
們
都
細
細
端
詳
一
遍
，
算
是
打
過
招
呼
了
。
隨
後
，

牠
又
踱
着
步
子
，
紋
絲
不
亂
地
上
樓
去
了
。
碰
到
老
蘇
心
情
舒
展
的
時

候
，
牠
也
會
盤
臥
在
羅
漢
床
的
一
角
，
靜
靜
陪
我
們
坐
一
會
兒
，
一
盡

地
主
之
誼
。

作
為
貓
，
這
便
是
老
蘇
的
品
格
。
既
不
惟
命
是
從
，
又
不
唯
唯
諾

諾
。

一隻名叫蘇格拉底的貓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每
一
階
段
都
有
其
局
限
性
，

難
得
的
是
，
可
以
與
時
俱
進
。

換
言
之
，
它
並
不
是
人
們
所
期
望
的﹁
世
界

文
學
冠
軍
獎﹂
。

正
如
上
面
所
述
，
被
委
以
頒
授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的
瑞
典
學
院
，
從
一
開
始
，
條
件
和
資
源
都
是
很

有
限
。

譬
如
十
八
個
院
士
，
並
不
是
精
通
世
界
主
要
的
語

言
和
文
字
，
其
觸
角
也
沒
有
可
能
囊
括
整
個
世
界
的

文
壇
。

這
與
主
持
其
事
的
評
委
會
主
席
的
識
見
和
襟
懷
都

有
關
，
尤
其
是
每
個
人
對
諾
貝
爾
遺
囑
的
理
解
並
不

盡
相
同
。

瑞
典
學
院
對
歐
洲
之
外
的
作
家
開
始
給
予
關
注
，

是
在
二
十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的
事
。

這
期
間
，
有
十
四
位
以
上
的
非
歐
洲
作
家
榜
上
有

名
。從

一
九
八
六
年
的
尼
日
利
亞
作
家
沃
萊
．
索
因
卡

︵W
ole
Soyinka

︶
和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埃
及
作
家
納

吉
布
．
馬
哈
富
茲
的
得
獎
，
到
二
零
一
二
年
的
中
國

作
家
莫
言
和
二
零
一
三
年
的
加
拿
大
作
家
愛
麗
絲
．

門
羅
︵A

lice
M
unro

︶
的
得
獎
可
見
。

據
較
早
馬
悅
然
和
埃
斯
普
馬
克
所
指
出
的
，
華
人

作
家
中
，
除
高
行
健
及
莫
言
外
，
最
早
被
考
慮
的
是

中
國
作
家
沈
從
文
。

﹁
沈
從
文
在
一
九
八
八
年
去
世
時
已
經
很
接
近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
埃
斯
普
馬
克
︶

其
後
，
西
印
度
群
島
、
南
非
和
加
拿
大
都
有
作
家
獲
獎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也
不
可
避
免
與
政
治
扯
上
關
係
。

一
九
五
八
年
頒
授
給
寫
︽
齊
瓦
哥
醫
生
︾
的
作
者
鮑
里
斯
．

帕
斯
捷
爾
納
克
︵Boris

Pasternak

︶
，
給
他
帶
來
的
悲
慘
下

場
，
因
當
時
的
蘇
聯
當
局
把
他
列
為
異
端
分
子
。

到
了﹁
委
員
會﹂
決
定
頒
授
給
索
贊
尼
辛
時
，
為
了
避
免
重

蹈
覆
轍
，
諾
獎
的
常
務
秘
書
曾
給
蘇
聯
駐
瑞
典
的
雅
靈
大
使
寫

信
，
探
詢
頒
授
給
索
贊
尼
辛
的
政
治
氣
候
。

在
這
一
點
上
雅
靈
提
供
了
一
個
讓
人
放
心
的
消
息
，
不
過
很

可
惜
事
後
證
明
他
的
看
法
並
沒
有
預
見
性
。

不
過
雅
靈
也
曾
給
瑞
典
學
院
另
外
的
信
息
，
他
希
望
瑞
典
學

院
可
以
推
遲
這
個
頒
獎
決
定
。

在
給
厄
斯
特
林
的
一
封
信
裡
他
明
確
表
示
，﹁
給
索
贊
尼
辛

頒
獎
將
會
給
我
們
和
蘇
聯
的
關
係
帶
來
困
擾﹂
。

而
他
得
到
的
回
答
是
，﹁
是
的
，
很
可
能
會
發
生
這
樣
的
情

況
，
但
我
們
學
院
的
院
士
已
經
達
成
一
致
意
見
，
索
贊
尼
辛
是

值
得
獲
獎
的
候
選
作
家
。﹂

發
展
到
後
來
，
組
成
瑞
典
院
士
班
子
，
除
了
諳
懂
英
語
、
法

語
和
德
語
外
，
很
多
院
士
也
懂
意
大
利
語
、
西
班
牙
語
和
希
臘

語
。在

院
士
圈
子
裡
也
有
傑
出
的
東
方
學
學
者
的
地
位
。

一
九
四
八
年
到
一
九
七
四
年
擔
任
院
士
的
亨
利
．
塞
繆
爾
．

壯
拜
利
耶
︵H

enrik
Sam
uelN

yberg

︶
可
以
報
告
阿
拉
伯
文

學
的
情
況
。

一
九
八
五
年
瑞
典
學
院
選
入
了
馬
悅
然
︵G

oran
M
alm
qvist

︶
擔
任
院
士
，
他
是
西
方
世
界
最
了
解
中
國
文
學
的

專
家
之
一
。

在
現
在
的
瑞
典
學
院
裡
，
還
有
院
士
精
通
俄
語
。

不
過
，
瑞
典
學
院
關
注
的
文
學
領
域
的
擴
大
，
主
要
還
是
靠

學
院
以
外
的
專
家
的
幫
助
。

（
「
諾
貝
爾
文
學
獎
」
之
十
六
）

沈從文與諾獎擦肩而過

奧
運
新
聞
除
了
中
澳
運
動
員
的
罵
戰
、
香
港
人
的
驕
傲
之

外
，
今
年
還
有
一
有
趣
亮
點
，
就
是
幾
個
美
國
及
其
他
國
家
的

選
手
，
如
香
港
的
買
餸
師
奶
，
不
遮
不
掩
地
把
自
己
的
拔
罐
印

展
露
出
來
。

當
中
以
游
泳
選
手
最
吸
引
人
眼
球
，
因
為
都
是
赤
膊
上
陣
，

而
且
是
在
世
界
飛
魚
一
哥
菲
比
斯
身
上
。
雖
然
拔
罐
後
這
麼
快
就
下

水
，
其
實
不
太
好
︱
︱
寒
濕
會
易
由
拔
罐
引
進
入
體
內
，
但
看
到
美

國
選
手
對
此
技
術
有
讚
無
彈
，
實
在
是
宣
傳
的
好
時
機
。

新
聞
所
見
，
他
們
多
用
氣
罐
，
即
一
般
用
氣
槍
抽
走
空
氣
的
那

款
，
其
實
已
是﹁
舊
款﹂
。
近
年
內
地
還
流
行﹁
易
罐﹂
，
是
以
軟

膠
翻
轉
再
吸
上
，
過
程
更
快
捷
方
便
，
而
且
不
會
吸
得
那
麼
實
，
可

以
邊
吸
邊
拉
筋
，
效
用
更
強
。

說
起
氣
罐
，
幾
年
前
也
救
了
我
家
的
傭
人
。
她
因
為
思
鄉
，
且
照

顧
寶
寶
太
累
，
不
久
便
患
上
失
眠
，
睡
得
不
好
，
更
沒
有
足
夠
的

﹁
氣
血﹂
入
睡
，
形
成
惡
性
循
環
。
帶
她
去
看
中
醫
，
中
醫
說
多
是

氣
血
及
心
理
問
題
，
只
能
開
藥
提
氣
，
但
她
不
太
接
受
，
喝
藥
後
也

沒
有
明
顯
效
用
。
後
來
太
太
竟
然
想
起
用
拔
罐
，
因
為
傭
人
其
實
本

身
身
體
不
錯
，
從
小
到
大
也
有
鍛
煉
，
不
像
我
們
這
些
城
市
人
，
常

常
坐
在
冷
氣
房
不
動
。
鄉
下
也
沒
有
這
麼
多
西
藥
吃
，
經
絡
一
向
暢

通
，
所
以
拔
罐
一
類
的
物
理
方
法
，
對
她
應
該
易
起
作
用
。

下
罐
當
天
，
濕
氣
都
出
來
了
，
每
個
罐
都
有
水
汽
，
一
吸
上
，
她

已
說
很
舒
服
，
像
家
鄉
裡
家
人
幫
她
踩
背
一
樣
，
結
果
吸
了
十
分
鐘

已
經
睡
着
了
。

她
還
笑
說
可
否
一
直
留
在
皮
膚
上
，
我
們
立
刻
解
釋
不
可
以
，
因

為
太
久
會
損
耗
她
的
氣
血
。
那
晚
睡
前
，
我
們
要
她
再
在
暖
水
中
泡

腳
十
五
分
鐘
，
她
的
失
眠
便
痊
癒
了
。
之
後
無
論
她
偶
有
失
眠
，
還
是
感
冒
發

燒
，
她
也
叫
太
太
幫
她
拔
罐
，
後
來
還
買
了
兩
套
回
鄉
下
，
給
她
常
要
作
體
力

勞
動
的
親
人
。
我
們
常
笑
她
退
休
後
，
可
以
回
鄉
開﹁
拔
罐
保
健
店﹂
。

說
回
新
聞
，
西
方
社
會
當
然
補
一
句
說
科
學
上
尚
未
證
實
，
甚
至
可
能
是

﹁
安
慰
劑
效
應﹂
，
但
這
類
說
法
大
家
都
應
該
看
厭
了
，
更
甚
者
會
如
俄
羅
斯

般
批
評
拔
罐
作
用
如
同
禁
藥
。
更
為
有
趣
的
，
反
而
是
很
多
留
言
者
說
自
己
的

傳
統
裡
也
有
類
似
的
療
法
，
當
中
不
乏
穆
斯
林
及
埃
及
人
等
，
但
大
家
的
結
論

都
是
最
早
應
該
是
由
中
國
醫
術
傳
開
來
的
。

拔罐憑奧運衝出國際

封
建
時
代
的
盲
婚
，
並
不
全
是
怨
偶
。
古
有

陸
游
，
今
有
俞
平
伯
。
愛
情
永
固
，
並
留
有
千

古
詩
詞
名
篇
。

陸
游
的
婚
姻
故
事
最
為
奇
怪
。
他
二
十
歲
左

右
與
表
妹
唐
琬
成
婚
，
當
然
不
是
自
由
戀
愛
。

古
代
男
女
授
受
不
親
，
社
交
圈
子
不
闊
，
表
親
結
婚

的
比
比
皆
是
。
陸
游
與
唐
琬
結
合
，
自
然
不
過
，
但

二
人
居
然
恩
愛
甚
篤
。
可
惜
唐
琬
不
得
陸
母
歡
心
，

兩
人
被
迫
離
婚
，
陸
游
再
娶
王
氏
，
唐
琬
改
嫁
他

人
。
多
年
後
兩
人
在
沈
園
相
遇
，
各
自
傷
心
。
唐
琬

派
人
送
酒
菜
給
陸
游
，
陸
游
寫
了
著
名
的
︽
釵
頭

鳳
︾
一
詞
回
贈
，
並
寫
於
沈
園
之
壁
。

多
情
未
如
陸
放
翁
，
請
看
︽
沈
園
︾
二
首
：﹁
城

上
斜
陽
畫
角
哀
，
沈
園
非
復
舊
池
台
。
傷
心
橋
下
春

波
綠
，
曾
是
驚
鴻
照
影
來﹂
和﹁
夢
斷
香
消
四
十

年
，
沈
園
柳
老
不
吹
綿
。
此
身
行
作
稽
山
土
，
猶
吊

遺
蹤
一
泫
然﹂
。

八
年
後
，
唐
琬
鬱
鬱
而
終
。
四
十
年
後
，
陸
游
七

十
五
歲
，
再
遊
沈
園
，
無
限
感
慨
，
遂
作
上
述
兩
首
絕
句
。

俞
平
伯
在
十
八
歲
那
年
，
仍
在
北
京
大
學
讀
書
，
奉
父
母
之

命
，
娶
了
比
他
大
四
歲
的
許
寶
馴
為
妻
。
當
年
正
是﹁
五
四
運

動﹂
之
後
，
反
封
建
、
反
盲
婚
的
潮
流
浩
浩
蕩
蕩
，
這
樁
不
被

看
好
的
舊
式
婚
姻
，
卻
能
維
持
一
生
一
世
。

俞
平
伯
是
幸
運
的
，
這
位
盲
婚
的
妻
子
，
雖
然
仍
是
裹
足
，

但
卻
是
詩
書
琴
畫
，
無
一
不
能
。
俞
平
伯
北
大
畢
業
後
，
回
到

杭
州
師
範
執
教
，
夫
妻
倆
聽
雨
觀
雲
，
賞
花
觀
月
，
唱
詩
和

詞
，
互
娛
曲
畫
，
自
得
其
樂
。

大
家
知
道
，
俞
平
伯
是
研
究
︽
紅
樓
夢
︾
的
專
家
，
解
放
初

期
，
還
鬧
過
一
場
評
紅
風
波
。
不
過
，
撇
開
政
治
評
價
不
說
，

俞
平
伯
的
紅
學
成
就
，
不
容
抹
殺
，
而
其
中
也
有
俞
妻
許
寶
馴

的
功
勞
。
她
為
他
朱
筆
點
評
，
紅
袖
添
香
，
由
此
奠
定
俞
的
紅

學
大
師
的
地
位
。

俞
平
伯
出
國
留
英
，
途
中
作
詞
一
首
遙
寫
夫
人
：﹁
花
花
草

草
隨
人
住
，
形
影
相
依
無
定
處
。
江
南
人
打
渡
頭
橈
︵
音
撓
，

即
楫
︶
，
海
上
客
歸
雲
際
路
。﹂

陸游和俞平伯

上
一
期
專
欄
給
大
家
介
紹
了
電
影

︽Lucy

︾
，
片
中
女
主
角
因
為
誤
打
誤
撞

攝
入
大
量
新
型
毒
品
，
而
導
致
﹁
開

悟﹂
，
成
為
人
中
之
神
，
能
夠
瞬
間
知
曉

萬
物
的
真
理
，
甚
至
自
己
也
與
真
理
融
為

一
體
。
其
實
整
部
電
影
最
重
要
的
轉
折
點
，
就
是

她
無
意
中
吸
收
的
新
型
毒
品
，
讓
她
從
一
個
平
凡

人
，
變
成﹁
開
悟
者﹂
。

這
樣
的﹁
毒
品﹂
，
在
現
實
生
活
中
也
有
跡
可

循
。
一
種
叫﹁D

M
T

﹂
的
物
質
就
有
類
似
的
作

用
。﹁D

M
T

﹂
的
中
文
譯
名
為
二
甲
基
色
胺
，

是
一
種
色
胺
類
的
致
幻
劑
，
存
在
於
一
些
植
物
的

汁
液
中
。
有
一
些
原
住
民
會
通
過
飲
食
這
些
植
物

汁
液
，
來
提
升
自
己
的
通
靈
效
力
。

後
來
又
有
理
論
指
出
，
特
定
的
植
物
汁
液
並
非

D
M
T

的
唯
一
來
源
，
因
為
當
人
類
受
到
某
種
刺

激
的
時
候
，
也
會
自
行
在
體
內
產
生
這
種
物
質
，

讓
自
己
開
悟
。
那
怎
樣
才
能﹁
幫
助﹂
自
己
刺
激

身
體
產
生D

M
T

呢
？

當
人
經
歷
真
正
的
冥
想
、
誦
經
等
洗
滌
心
靈
的

行
動
，
並
且
處
於
一
個
讓
自
己
完
全
放
鬆
的
環
境

中
時
，
很
容
易
刺
激
身
體
產
生
這
種
物
質
，
隨
之

打
開﹁
開
悟﹂
的
大
門
。
當
然
，D

M
T

畢
竟
還
是
屬
於

﹁
迷
幻
劑﹂
，
所
以
亦
有
科
學
家
認
為
，
所
謂
的﹁
開
悟﹂

其
實
只
是
幻
覺
。

閣
下
切
勿
誤
會
，
我
寫
這
篇
文
章
，
絕
對
不
是
教
大
家
去

嘗
試
吸
食
迷
幻
劑
！
針
對D

M
T

的
研
究
，
誰
也
無
法
保
證

已
經
盡
善
盡
美
︵
例
如
是
否
保
證
人
人
都
絕
對
沒
副
作
用
？

聲
稱
它
並
非
毒
品
的
論
據
是
否
可
靠
？
︶
，
我
不
可
能
鼓
勵

大
家
去
嘗
試
。
相
反
，
既
然
有
人
相
信
，
我
們
可
以
靠
自
身

的
力
量
，
在
體
內﹁
自
製﹂
一
些
與D

M
T

功
效
十
分
相
似

的
刺
激
，
讓
自
己
達
到
開
悟
的
境
界
。
為
何
我
們
不
先
嘗

試
，
從
積
善
、
冥
想
、
誦
經
等
行
動
開
始
，
積
少
成
多
，
等

待
開
悟
的
一
天
？
畢
竟
，
這
些
洗
滌
心
靈
的
行
為
，
有
用
也

好
，
無
用
也
罷
，
總
不
會
害
了
自
己
。

求藥不如求己

我們的古人是很重視文物保護的。他們在愛之
惜之的同時，也常選取一些毀壞文物的反面典
型，作為鑒戒，教育後人，勿蹈覆轍。這些故事
情理並茂，語重心長，至今讀來，仍發人深思。
清代著名詩人王士禛在《香祖筆記》中，記述
了這樣一件事：
江寧有西域賈胡，見人家幾上一石，欲買之，
凡數至，主人故高其直，未售也。一日重磨洗，
冀增其價。明日，賈胡來，驚歎曰：「此至寶，
惜無所用矣。石列十二孔，按十二時辰，每交一
時，輒有紅蟢子布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
乃天然日晷也。今蟢子磨損，何所用之？」不顧
而去。
這個「江寧人」本來擁有一塊很名貴的寶石，
石上有代表十二時辰的十二個孔，每交一時辰，
就有紅蜘蛛出來結網報時，非常神奇。但當有商
人上門求購時，他為了讓石頭「高其直
（值）」，多賣錢，便自作聰明地將寶石重新打
磨了一番，結果靈光寶氣全被磨光，一件價值連
城的「天然日晷」，瞬間變成了一錢不值的廢石
頭，「惜無所用矣」。顯然，「江寧人」幹出這
樣的蠢事，全是因為貪婪和無知。
先哲蘇格拉底說過：「無知即罪惡。」這話有
一定道理。一個人在無知的支配下，不僅貪心會
幹出蠢事，有時好心也能弄巧成拙，鬧出笑話。

唐代馮翊子在《桂苑叢談》中，就講了這樣一個
故事：太尉朱崖兩次出任浙右長官。第一次卸任
時，去遊甘露寺，藉機拜訪寺裡的老和尚，並將
一根方竹手杖留贈給他作紀念。這種方竹產自大
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須牙四面相對而生，實
為稀有之物，朱崖十分珍愛。幾年後，當朱崖再
回浙右做官時，又到甘露寺拜見那位老和尚。朱
崖問他：「從前我送給你的那根方竹手杖還在
嗎？」老和尚回答說：「還在。貧僧十分愛惜，
已將它削圓了，並且塗上一層油漆。」朱崖聽後
十分驚訝，但悔之晚矣，從此不再跟這個無知的
老和尚來往。
以上列舉的蠢人蠢事，在現實生活中也許比較

少見。然而無知所造成的文物破壞，在當今社會
卻時常發生。去年發生在山東青州的古街粉刷事
件，就是典型一例。
青州是一座具有2,200年歷史的古城，城區內先

後建過廣縣城、廣固城、東陽城、南陽城四座古
城。現今青州城內，仍比較完好地保存着明清時
期的幾條古街。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十里古
街」，首尾相連，青磚小瓦、古式木板門、青石
板道路、出簷的樑柱，還有明代特有的彎脖斗
拱、錯落有致的古老店舖……然而就是這樣歷史
文化底蘊深厚的古街，卻遭到了人為的破壞：
2015年國慶節前夕，當地政府部門為迎接衛生城

檢查，組織專人將古街進行了
一次大範圍粉刷，無論是斑駁
的青磚牆，還是老式土牆，都
被粉刷一新。原來的青磚變成
灰白色，厚重的文化歷史色彩

被完全掩蓋。除了屋頂的青瓦和紅色的木門外，
已難見古街的歷史滄桑。一座獨具特色的歷史古
城，也因此「顏面頓失」，風光大減！
僅就破壞程度而言，青州的「傑作」在中國還
難以領先。但它卻清楚地告訴人們一個事實：無
知和偏見一旦成為領導人的決策，上升為政府行
為，其對文物的破壞力會變得更大，更難以阻
擋，其後果也更加嚴重，甚至會帶來毀滅之災。
這方面也有不少先例，當年北京古城牆的拆除就
很具有代表性。這座有着幾百年歷史的古城牆，
經歷了元、明、清三朝，是老北京的標誌性建
築，具有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新中國成立後，
著名建築專家林徽因、梁思成夫婦曾到處奔走呼
號，竭盡全力請求北京政府保留古城牆、古門樓
等古建築。然而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卻聽不進不同
意見，錯誤地認為「城牆是封建象徵，是皇帝擋
農民的」，他希望「從天安門上看下去，到處都
是煙囪」，因而下令堅決拆除……就這樣，承載
着厚重歷史文化的北京古城牆很快灰飛煙滅，其
他一些重要古建築也隨之被拆除、毀掉。這一震
驚中外的拆城事件，不但具有巨大的破壞作用，
還產生了廣泛的示範作用和持久的影響力。北京
作出「榜樣」，各地也紛紛效法，於是上行下
效，毀壞文物之風迅速在中國各地蔓延，從解放
初到「文革」，直到上世紀90年代，到處拆城

牆、毀古廟、砸古碑、廢園林……使大量珍貴文
物慘遭毀壞，也讓中國傳統文化遭受巨大損失。
以上事例也充分說明，文物能否保護好，關鍵
在領導。近些年來，我們欣喜地看到，從中央到
地方，各級領導開始重視文物保護工作。尤其習
近平總書記，歷來高度重視文物保護，並身體力
行推動保護和搶救文物工作，多次就文物保護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對提升文物保護水平提
出了更高要求。他在一次講話中指出：「要把凝
結着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文物保護好、管理好，
同時加強研究和利用，讓歷史說話，讓文物說
話，在傳承祖先的成就和光榮、增強民族自尊和
自信的同時，謹記歷史的挫折和教訓，以少走彎
路、更好前進。」習總書記提出的「謹記歷史的
挫折和教訓」至關重要，而文物工作中的最大挫
折、最深刻教訓，就是以無知和偏見代替政策，
為搞「政績工程」大肆毀壞文物。我們記住它，
更應批判它、揚棄它、清除它，真正從思想上認
識到文物承載燦爛文明，傳承歷史文化，維繫民
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是加強
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深厚滋養。保護文物功
在當代、利在千秋（習近平語）。在此基礎上，
努力提高文化素質和專業水平，切實把文物管
好、用好、保護好。正如習總書記所言：「要增
強對歷史文物的敬畏之心，樹立保護文物也是政
績的科學理念……要不辱使命，守土盡責，提高
素質能力和依法管理水平，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
與，努力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文物保護利用之
路，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更大貢獻。」

清除文物的「殺手」

為
香
港
人
增
添
夏
日
娛
樂
，
近
年
每
逢

暑
假
都
會
推
出﹁
香
港
夏
日
流
行
音
樂

節﹂
，
今
年
主
題
是
：﹁
向
雪
懷
一
生
中

最
愛
作
品
展﹂
，
一
眾
歌
手
演
繹
他
的
作

品
，
向
他
致
敬
，
嘉
賓
陣
容
鼎
盛
，
包

括
：
譚
詠
麟
、
周
慧
敏
、
黎
瑞
恩
、
關
淑
怡

等
，
大
家
跟
以
前
一
模
一
樣
，
像
食
了
防
腐
劑

一
樣
。
個
唱
只
欠
李
克
勤
及
黎
明
未
能
現
身
，

眾
嘉
賓
輪
流
上
場
高
歌
向
雪
懷
填
詞
的
作
品
。

幕
後
人
紛
紛
開
紀
念
演
唱
會
，
作
為
自
己
入

行
多
年
的
榮
耀
。
向
雪
懷
演
唱
會
中
以
關
淑
怡

最
搶
鏡
，
她
以
超
性
感
造
型
示
人
，
皮
膚
曬
黑

的
她
穿
上
黑
色
低
胸
喱
士
束
身
衣
，
出
場
即
贏

得
嘩
聲
四
起
，
她
獻
唱
︽
難
得
有
情
人
︾
及

︽
羨
慕
︾
兩
曲
，
全
場
又
再
掌
聲
雷
動
。

看
到
關
淑
怡
的
精
彩
演
出
，
很
替
她
可
惜
，

她
出
道
二
十
六
年
，
在
最
高
峰
期
引
退
產
子
，

圍
繞
她
的
新
聞
莫
不
是
猜
測
她
兒
子
父
親
是
何

方
神
聖
，
她
多
次
決
定
復
出
，
卻
都
告
吹
，
她

一
直
舉
棋
不
定
，
浪
費
了
不
少
機
會
，
曾
勸
她

快
點
復
出
，
她
因
對
自
己
很
有
要
求
，
不
肯
隨

便
押
注
，
只
肯
機
緣
巧
合
下
開
個
唱
，
令
關
粉

引
頸
期
盼
。

另
一
與
關
淑
怡
匹
敵
的
女
神
周
慧
敏
，
則
剛

剛
相
反
，
以
全
身
白
色
長
裙
示
人
，
跟
關
淑
怡

一
樣
，
不
肯
正
式
復
出
，
只
願
意
偶
爾
開
個

唱
。

上
一
代
的
歌
手
都
可
以
繼
續
放
悠
長
假
期
，
皆
因
在
香

港
樂
壇
最
全
盛
時
期
，
她
們
收
入
豐
厚
，
又
懂
得
理
財
，

以
至
生
活
無
憂
，
不
急
於
爭
取
收
入
，
對
復
出
淡
然
面

對
，
如
果
她
們
肯
像
鄭
秀
文
般
努
力
開
騷
，
又
或
如
陳
慧

琳
繼
續
工
作
，
香
港
樂
壇
女
將
不
會
如
今
天
般
凋
零
。
如

果
王
菲
靜
極
思
復
出
就
更
好
了
。

周慧敏應復出

百
家
廊

戴
永
夏

楊天命

天言天言
知玄知玄

湯禎兆

路地路地
觀察觀察

查小欣

翠袖翠袖
乾坤乾坤

趙鵬飛

鵬情鵬情
萬里萬里

彥 火

琴台琴台
客聚客聚

吳康民

生活生活
語絲語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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